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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阳 非遗传递的是文化上的归属感

本报记者 胡春萌

非 薪传遗

从程序员到非遗传承人

记者：听说您以前是程序员，那您是怎么

开始从事风筝创作的？

吕阳：是的，我干了6年的程序员。从事风
筝创作的原因，一方面是偶然，另一方面也是
必然。说是偶然，我父亲吕铁智是金马派风筝
的第三代传承人。差不多十年前，我爸当时唯
一的徒弟，我师兄，突然间生病，人就没了。我
爸培养我师兄用了好多年，付出了很多心血，
天不遂人愿，就出了这样的事情，我爸很受打
击，后来我妈也病了。有一天我回家，突然发
现老爷子头发基本都白了，我挺心疼他的，就
想换个离家近的工作，多回家陪陪父母。后来
正找着新工作呢，有一回我一发小儿来我家聊
天，他就说：“阳哥你怎么不接干爹这摊儿呢？
你自己的工作要不干的话，无非就是这五六年

的努力丢了；干爹这个风筝，百年传承，你要不
接，它可能就断了传承了。”他当时是开玩笑的
一句话，但是这句话倒点醒了我，我就开始琢
磨是不是该学一学。

说是必然，我从小就耳濡目染，看我爸做
风筝，也学书画，所以有一定的基本功。小的
时候，我就跟着我父亲去我师爷关宝翔家里
玩儿，大人交流的时候我就给个耳朵听着，听
了很多早年间的关于风筝的故事。虽然我父
亲都没打算让我做这一行，我自己也没有这
个计划，但是我对金马派风筝是熟悉的、有感
情的。

记者：放弃原来的工作，改行制作风筝，是

不是这个决心也挺难下的？

吕阳：我纠结了有半年的时间，当时是事
业上升期，收入上的差距也不小，所以就挺舍
不得的。一开始想得简单，想一边干程序员，
一边作为一个爱好去学做风筝，后来尝试了半
年，真不行，人的时间精力不够，一咬牙，算了，

干脆就辞职回来干这个。
开始的一段时间，实际上各方面感觉的落

差挺大的，就得慢慢去想明白，给自己一个坚
持下去的理由。程序员这个工作确实收入高，
但是干那么多年给我的感觉，我就是一个零
件，一个“工具人”，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
少。但是做非遗传承，这个归属感和价值感是
很大的。

记者：最开始改行，跟着您父亲学制作风

筝，适应起来困难吗？

吕阳：这块儿我还真不觉得很困难。我
小时候还练过体操，后来我慢慢琢磨体操、
编程、做风筝这三件事，看似八竿子打不着，
其实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共同点——你得踏
实下来，练体操你得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
练，练到你满意为止，练到合格为止；编程序
你得一个代码一个代码地写；干手艺就得一
点点地练技术、抠细节。所以实际上，我个
人没有这种跨度很大的感觉，可能和我的性
格也有一定关系，能坐得住，能反复、深入地
去进行精细的工作。它是一种能在枯燥里
边找乐趣的行为。

非遗传承是可以凝聚文化力量的

记者：作为一名“80后”，您觉得，非遗传承

如今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吕阳：我做这一行差不多快十年了，现
在从国家到社会各界都在推进非遗进校园
这项工作。我父亲那一辈的人，在没有“非
遗”这词之前，也在做类似的工作，当时我父

亲他们用劳技课、手工社团的方式去做这项工
作。但是现在有了“非遗”这个名头了，具体工
作反倒不好干了，可能和我们自身也有一定的
关系，最大的问题是找不到“非遗传承”的这个
标准，或者说是找不到“度”。学校有一定的课
程标准，但是在我看来，有时候学校设定的一
套内容，并没有展现非遗手艺本身的魅力特
点。但是如果按照我对非遗的认知来设置课
程，课堂上会发现孩子们是接受不了那么高难
度的，课程深入不下去。所以实践里有时候就
是会别别扭扭的，一直卡在这儿，中间有一条
鸿沟似的。

我刚刚参加了“2023年天津大学风筝制作技
艺高级研修班”，这次研修班的内容给了我非常
多的启发。有一位培训老师就讲，人对于陌生的
知识都是有一种谨慎和恐惧的。我觉得可能我
之前的传播方式有问题，我都是在用教传承人的
方式，是用我们习惯的方式去教孩子，我过去的
方法可能过于激进了。我给到的知识不能够快
乐地传达到孩子那儿，孩子们可能更多地感受到
压迫感，所以他记不住、接受不了。还是要按照
孩子们学习的习惯和心理去设置课程，去把风筝
的特色融进去，要有选择性地忽略一些技法上的
东西，更多地在文化上给孩子引导。

记者：文化的传播是非遗传承的重点？

吕阳：是的。从小能够接触各种代表我们
国家文化特色的事物，接受这种文化熏陶，那么
孩子们对诞生这些文化的土地是有感情的，是
会有更多依恋的。多一份依恋，就能更多一份
归属感，这种依恋能够让这些孩子更爱自己的
家乡，更爱自己的国家，更爱我们中华民族的历
史文化。

记者：当下非遗传承的环境，和父辈面对的那

个环境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吕阳：在我年幼的时候，我从老先生口中听到
的“江湖”是那么的绚丽纷呈，他们有那么多经历，
有那么好的技艺，为风筝的发展做了那么多贡献，
但是我从没在老先生的眼中看到自信和快乐。但
是到了我父亲这一辈，他有了很多机会去国外进
行展示，“金马派风筝”是作为中国文化的其中一
个代表走出国门的，这个时候，自信、荣誉感和价
值感，我是能在我父亲身上感受到的。这些年，国
家和社会各界对非遗都很重视，国潮的兴起给了
我们这一代非遗传承人更大的自信。这门手艺它
不再只是个玩意儿了，它不再是犄角旮旯的东西
了。它承载的意义和责任更大了，它承载的是一
个民族的文化自信。

记者：那么您在非遗传承中面临的新的难点

是什么？

吕阳：如今国家和社会各界对“非遗传承”的
重视程度都越来越高，需求也越来越大，就拿
“非遗进校园”这个项目来说，学校的需求很大，
北京这边基本上各个学校都开非遗课程，所以我
和我父亲一周5天的课程都排满了，早几年的时
候更忙，上下午排课。但是教育是需要质量的，
前期备课、课后梳理的工作很多，后来我们就自
己主动地减掉了一些课。我们也尝试过培训老
师去进行“非遗进校园”的工作，但是效果不好，
这些老师只能做到按照我们整理好的PPT、课
件，去照本宣科，但是他们很难把手艺本身的特
点、优点传达出去，有时候还会被“问住”。毕竟
有一桶水，才能给学生一瓢水。所以怎么讲，要
保证教学的质量，在非遗传播、培训的这一块，
需要增加供给，但是步子还不能迈太大。这个就
是现在面临的最新的难题，我们也是在不断去尝
试各种方法解决问题。

而且我们新一代的传承人，如今面临的考验
还是挺多的。我们父辈那一代人，他们可能只要
把自己的手艺打磨好，就可以了，他们可以做到
更纯粹。但现在不行了，现在对于新的传承人的
要求是越来越高了，我们不仅要有过硬的手艺，
还要懂得营销，学习产品设计，这些东西跟手艺
说相关也相关，但是更多的是跟时代相关，是时
代环境逼着我们去学、去做，传承人不仅技术要
好，还要有复合能力。

■ 闭上双眼 用心感受
原来戏剧可以不用“看”

一场备受瞩目的戏剧即将开演，戏剧家笔
下的六个角色却连夜逃走。剧本空空，天才戏
剧家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为了帮助戏剧家，
朋友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聚会，聚会中，戏
剧家竟离奇失踪了，《寻找戏剧
家》的故事由此开启……

演出开场前，每一位观众都
会按要求选取剧中的一个角色，
随后走入剧院。空旷的剧院迷
雾重重，尘封的剧情再度展开，
观众被蒙上眼睛，与戏剧家笔下
的角色相遇，开启一次关于命运
的逃亡，一场情起悲喜的新生，
最终帮助戏剧家走出了创作困
境，共同感受一场爱与自由、光明与希望的感
官戏剧之旅。

在黑暗中前行，观众将依靠感官来感知剧
中人物、探索剧中世界。闭上双眼，那些听到
的、碰到的、闻到的种种在内心格外放大，由此
能沉静专注地体会剧中人物的心情。这种新
奇的互动体验，将大大增强观众的参与感和情
感共鸣，也能更加深入理解曹禺先生作品中角
色的内心世界和情感表达。

该剧导演贾泽轩表示，《寻找戏剧家》作为
一部沉浸式感观戏剧，不仅满足了观众沉浸式
感受戏剧的独特体验，还融入了感官体验的相

关理念，满足观众多维度的感官需求，包括视
觉、听觉、嗅觉、触觉等各个方面，进一步引导
观众的情绪，与戏剧家笔下经典剧作的角色们
一同探索现实与虚构的交错边界，“在这部剧
中，我们用拟声的东西和味道设计了不同感官
通道，让观众通过在感官通道上的探索、体验，
想象出一个角色的样子，感受戏剧的魅力，从
而在心里播下一颗戏剧的种子。”

演员赵蔓僮曾有过一次相似的观剧经历，
当时的感受令她至今记忆犹新：“我很久前看

过一部话剧，它虽然不是沉浸式
的，但是也需要蒙上眼睛，演员
会在你的耳边说话，用一些声音
来模拟场景，那种感觉很震撼，
也让我产生了想要尝试演出类
似戏剧的想法。这次导演能做
这样一部戏，我很高兴，终于有
机会可以尝试了。”

在赵蔓僮看来，戏剧并不一
定要用眼睛“看”，“现如今我们用

眼睛能捕捉到的信息太多，我们往往忽略了其
他感观也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讯息，当我们闭
上双眼，用心感受，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可以用
另一种方式去感知这个世界，感受曹禺戏剧的
独特魅力。”

■ 发挥想象 创新形式
探索戏剧的无限可能

近年来，沉浸式戏剧作为一种“剧场观众

体验的新方式”，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也有越
来越多的人因此走进剧院，了解戏剧，爱上戏
剧。在戏剧被大众关注和喜爱的今天，如何让
戏剧不断刷新人们的认知，持续散发魅力，是
贾泽轩一直思考的问题。在他看来，戏剧拥有
无限可能。

从天津音乐学院戏剧影视专业毕业后，贾
泽轩选择留在天津，成立了莎士比耶剧团。九
年来，贾泽轩带领剧团不断尝试戏剧的各种可
能性，创作了很多实验性戏剧。谈及《寻找戏
剧家》的创作历程，贾泽轩坦言是源于自己的
一场病：“去年，我偶然间得了眩晕症，医生告
诉我要多休息，尽量多闭眼。这是我第一次尝
试闭眼闭那么长时间，我发现当我把视觉关闭
时，我其他的感观突然间变得异常灵敏。那时
我就在想，戏剧非得是要让人看到的吗？有没
有可能通过触觉、听觉、嗅觉等感官，帮助人们
想象一个人的人生故事。”

没想到这个大胆的想法这么快就有了实
现的可能。为了大力发展天津的旅游产业，促
进文旅融合，今年年初，天津北方演艺集团联
合天津市河北区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天津
意风区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天津北方对外
演艺交流有限公司和天津市演出公司，希望能
以曹禺剧院为依托，打造一部属于这里的沉浸
式戏剧。贾泽轩想要打造沉浸式感观戏剧的
想法，得到了大力支持。

随后，贾泽轩便开始了剧本创作、招募演
员等一系列准备工作。也是在这期间，编剧蔡
文青加入了《寻找戏剧家》的创作团队，“我起
初是看到了招募演员的讯息，抱着试一试的态
度来的，没想到在和导演沟通的过程中，发现

我们在戏剧创新上有很多想法不谋而合，并且导
演想要尝试沉浸式感观戏剧的想法让我觉得很
有意思，于是最终以编剧的身份加入进来。”

但沉浸式感观戏剧在国内鲜有先例，无从借
鉴的贾泽轩和蔡文青只能不断尝试，再不断修
改，“我们的每一场戏都会经过很多次的排演，想
要观众能有最好的观剧体验，首先我们要做到可
以沉浸进去，所以我们会先以观众的身份去进行
尝试，再把过程中感受到不足的地方进行修改。”

在剧情设定上，为了让观众能有更好的沉浸
式体验，剧中的6个主要人物，观众每次观演只能
解锁一位，每个人物设定的场景以及路线也是各
不相同。在60分钟的时间里，观众可以全面地了
解曹禺的一生，感受曹禺戏剧的魅力，“《寻找戏
剧家》是为曹禺剧院量身打造的，因此我们将‘让
自由与爱延续下去’作为剧本的中心思想，结合
了曹禺作品中极具现代意义的主题，引发观众的
共鸣与思考；并且我们选择了曹禺作品中经典的
人物形象作为剧中角色，挖掘人物特性，以感观
进行诠释，让观众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来‘阅读’曹
禺。”蔡文青说。

■ 人文故居 量身打造
文旅融合开启新篇章

天津是一座中西合璧、古今融通的城市，拥
有丰富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资源。毗邻曹禺剧
院的曹禺故居就坐落在河北区民主道东侧，是
著名戏剧大师曹禺先生童年至青少年的生活
地，也是一处充满意式风情的小洋楼。《寻找戏

剧家》是为曹禺剧院量身打造的沉浸式驻场演
艺项目，也是对名人故居文化旅游资源活化利
用的全新探索。

天津北方对外演艺交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寻找戏剧家》制作人徐筱涵表示，《寻找戏剧
家》的设计初衷就是让曹禺剧院与故居做到“联
动”。观众或游客通过参观曹禺故居，可以了解
曹禺先生的生活环境和家庭背景，感受其思想和
精神风范；走进曹禺剧院，通过剧院的演出，沉浸
式感受曹禺先生作为中国戏剧界的开山者、中国
杰出的现代话剧剧作家，他的作品影响着一代代
热爱戏剧的年轻人，在中国戏剧史上拥有不可替
代的地位与标签。
“平时在曹禺剧院，总会遇到来意风区参观

的游客，他们进来也不是看演出，就想看看剧院
是什么样的，话剧是什么。所以我们通过这部
《寻找戏剧家》，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戏剧，打好
曹禺剧院这张名片。也许等观众看完剧走出剧
院，再到曹禺故居参观或看大师的作品时，会离
人物更近一点，更深层地感受大师的精神世界。”
贾泽轩说。

据贾泽轩介绍，自8月7日首演开始，《寻找戏
剧家》将开启常态化演出模式，每周五下午、晚上
及周六周日全时段在曹禺剧院与广大市民及游客
见面。“目前我们已经演出20余场，也收到了很多
观众的反馈，有些观众觉得60分钟太短了，不过
瘾；而对于仅仅想要快速游览的游客来说，60分
钟或许又有些长。那么针对不同的受众，下一步
我们计划再打造两个版本，长的可能会达到100
分钟，短的可能只有20-30分钟，力求满足所有观
众的需求，让大家在曹禺剧院能有最好的游览体
验，也请大家期待我们后面的演出。”

日前，沉浸式感观戏剧《寻找戏剧家》亮相曹禺剧院，以其独特的表演形式、创意的感

官体验，深受观众及游客喜爱。该剧目由天津北方演艺集团出品，天津市河北区产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意风区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天津北方对外演艺交流有限

公司和天津市演出公司制作，莎氏比耶剧团演出。天津北方对外演艺交流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寻找戏剧家》制作人徐筱涵表示，“《寻找戏剧家》是为曹禺剧院量身打造的沉浸式

驻场演艺项目，也是对名人故居文化旅游资源活化利用的全新探索，希望观众可以走进曹

禺剧院，沉浸式感受曹禺先生的人生历程和艺术成就。”

本报记者 徐雪霏

创新戏剧形式

开启人文故居新体验

追踪热点

在 曹 禺 剧 院 里 《 寻 找 戏 剧 家 》

吕阳，北京金马派风筝的第四代

传承人，从一名高薪程序员到从事风

筝文化和技艺传承，他也经历过挣扎

和彷徨，是什么促使他选择了金马派

风筝并坚持了下来？

中国风筝有许多派别。金马派

风筝是北京风筝的代表之一，在清末

民初由著名风筝艺人金福忠与近代

工笔花鸟画名家马晋共同创立。


